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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胶东，提起土疮饹馇，大概没有不
认识的。灰白暗绿的颜色，在地头沟畔，
路边林下，总是能看到它的影子，而且总
是贴着地皮伸伸展展地长出一大团锯齿
般的叶片来。

土疮饹馇的生命力很旺盛。冬天，
地里的雪下就能看见它暗绿的影子。春
天，雪刚一融化，土疮饹馇一准儿第一个
醒过来！它揉揉眼睛，伸伸胳膊腿儿，立
刻就铆足了劲儿成长。等荠菜、苦菜等
野菜开始返青，正要抽出细小的叶儿时，
土疮饹馇早已长成肥肥嫩嫩的一大堆叶
片儿。

这个时候，人们就会把它采摘回家，
作为春天野外最早的美食享用了。

土疮饹馇的食用，早有历史，在明代
的《救荒本草》中，就有了“采嫩苗叶煠
熟，水浸淘净，油盐调食”的记载。

土疮饹馇的食用方法很多，传统的
不外乎做饺子、包子，或者用玉米面包菜
饼子，亦可做汤、凉拌。在我看来，最朴
实本真、最见其美味精华的做法，还是做
土疮饹馇小豆腐。

把采回来的土疮饹馇洗净，在热水
中焯一下，用凉水浸泡，等苦味尽去，水
色清冽，就可食用了。此过程略显麻烦，
老点的，甚至要浸泡数天，不过为了一饱
口福，这点麻烦还是值得的。

把浸泡后的野菜切碎待用。把葱、
姜、干辣椒细细切了，备用。把生花生米
捣碎，备用，数量当然是多多益善。

把锅加热，倒进花生碎末，翻炒。等
花生末见黄，香味扑鼻，即放适量花生
油，把葱姜末、干辣椒末一起放进锅里，
来回翻炒。香味四溢时，可加适量味极
鲜，并加水。

水开了，把切碎的土疮饹馇放进去，
略一停顿，佐以细盐味精，即可出锅。

花生的香味，伴着土疮饹馇的清香，
真是口齿芬芳，百吃不厌！

只是，如此美食，何以有个土疮饹馇
的怪名字？

土疮饹馇在各地的外号名称实在多
不胜数，可像胶东这样以土疮名之，还是
有些唐突怪诞。我曾经遍访民间老人，
总是不能得到一个圆满的答案。

有人说，因为它长得像土疮。这可
真是冤枉它了！土疮饹馇耐寒耐旱，长
得落落大方，开起花来也不赖，算是美丽
的植物了，怎么说也不像土疮。

再后来，听一位懂点中医的老人说，
土疮饹馇可以治土疮，通常做法就是把
它和蒲公英一起捣碎成糊，敷在疮处，干
后变成饹馇，土疮也就好了，因此，人们
就把它呼作土疮饹馇。这个说法倒是很
贴切，因为土疮饹馇确实有很高的药用
价值，用于痈肿疔疮尤其有奇效。

如此一来，这个名字不仅不显怪异
腌臜，反而更凸显了它救死扶伤的功
效。当然，它的学名不妨也说一下，就叫
泥胡菜。

都说百闻不如一见，我要说百闻不
如一尝。只有一尝，你才会明白土疮饹
馇作为春时美味的价值，你才不会辜负
了这阳春三月的又一次馈赠相约！

山野美味土疮饹馇
柳华东

当人们离开单位或光荣退休时，都会
有一种挥之不去的深深眷恋。20世纪70
年代末和80年代初，千年古邑掖县（今莱
州市）掀起了一场大规模的上电热潮。我
是西由公社送农电时的主要参与者之一。

一

1980年秋收前，我还是西由拖拉机
站一名农机操作手。一天下班前，站长
林元盛突然把我叫到办公室，语重心长
地说：“公社（后更名乡镇）党委要成立农
电站（后更名供电站、供电所），从我们单
位挑选个人。你年轻，又是高中生，有文
化，政治觉悟高，就过去吧！好好干。”这
让我感动不已，对拖拉机站也恋恋不舍。

第二天一大早，我和镇上的另一名
学员王永行，骑上自行车，带着行李，一
路哼着小曲，飞快地向掖县党校奔去。

我们这个电工短训班，共有学员30
多人，都是从各个公社推荐上来的业务
能手，人员成分复杂，年龄相差也不小。
有的是刚毕业的高中生，有的是退伍军
人，有的是公社广播站的线路员，还有公
社的干部。

周一至周五，主要安排学习理论，周
六至周日，老师就带领我们到现场演练，
通过实操巩固一周所学知识。面对这一
新职业，大家热情奔放，干劲十足，恨不得
早点掌握电力技术，为家乡送去光明。一
个月的培训班很快结束，电业局领导专程
给我们送行，动情地展望全县电网的规划
前景，鼓励我们要在新的岗位上大胆探
索，刻苦钻研技术，争做掖县电力的“光明
使者”。这让我们情绪更加激昂，像出征
的战士一样，期盼马上奔向自己的战场。

那时候，只有经济发达的公社、大队
副业效益特好的村庄，才能买上一台小型
发电机。我骑车返回的路上，感觉浑身有
使不完的劲儿，一想到自己即将成为电力
系统新的一员，简直做梦都会笑出声。

迈进西由公社的大院，我向党委刘
书记请示汇报，他郑重地对我说：“赶紧
做出工程预算和施工计划，送交分管领
导，尽早实施，早日通电！”按照电网供电
顺序，农电站必须组建起一支建电队伍，
架设10千伏高压线路，建造配电室，再
架设380伏低压线路，通过低压配电系
统，把电送到千家万户。

真到上阵，我一时却茫然无措，别说
组织队伍施工，我连老师发的那张五花
八门的架线制作器械表都搞不明白。

开弓没有回头箭。我和组员永行，
赶到第一批上电的平里店公社登门求
教，幸好电建办所主任和郭主任给予了
友好关照，我的心才踏实了些。

很快西由农电筹建办成立，管辖3
个工程队，工程队又设若干个小组。农
电工程不但点多面广线长，而且专业技
术还强，一半以上的工程量还是高空作
业，安全施工“重于泰山”。

工程开工前，我们首先对队长、组长
进行详细的技术、安全交底，然后又召开
全体动员大会，提出“发扬铁人精神，不负
乡亲们期望，宁可扒几层皮，掉几斤肉，也
要提前把电拉到千家万户”的奋斗口号。

低压队抽调了干过自发电和无线电
的中青年、在部队上干过通信兵的退伍

军人，以及村庄上有十八般武艺的能工
巧匠，一共300多人，每个大队为一个施
工单位。

对立杆队和高压队则实行“军事化”
管理，在尹家村租用了闲置民房作为宿
营地，大伙都睡地铺，就是在地面上铺上
一层麦秸草。

二

阳历十一月初的胶东掖北平原，艳
阳高照，风轻云淡，成群结队的大雁搏击
长空。我们的农电工程全线开工，施工
队员们甩开膀子大干，人人争先恐后，每
天工作十二个小时以上。即便老天爷翻
脸，乌云密布，阴雨绵绵，为了赶工期，我
们的施工一刻也没停下。

线路工区的国技术员，带领着5人
测量高压线路的小组，顶风冒雨，在泥泞
的田地里肩扛测量仪，手拎测量绳，艰难
跋涉，把一根根小木桩，用锤子牢牢钉到
测准的杆位上。

立杆队的开坑专班，跟着组长先期
进入工地，用铁锨挖杆坑，人人汗流浃背
也顾不上休息，都想着要为早些立杆做
好准备。

立杆专班，在邓队长的现场指挥下，
队员们步调一致，齐心协力，硬是用木
杠，把超过人体体重十几倍的电杆抬进
工地放进杆坑。就这样，队员们一天又
一天地锲而不舍，风餐露宿。沿着平吴
路（平里店到吴家庄村）由南向北，从王
河的南岸，一直栽到莱州湾畔。

当我们把西由农业线最后的终端杆
立到湾畔时，只有几十户人家的小西岭
村沸腾了，有的老乡把家里最好的瓜果
送给队员，一位老大爷还握着队员的手
说：“如果能用上电，一辈子足矣！”

渐渐地就进入了冬季。天寒色青苍，
西北风夹着清雪，寒风刺骨，把室外作业
队员们的手指冻得像猫咬，耳朵像刀割。
有一天早上，气温骤降，寒风凛冽，把王河
的冰层冻得更加深厚结实，像一条暗灰色
的长长玉带向前蜿蜒。拖拉机拉着高压
队全体队员，毅然向王河北岸的第七个工
地驶去。车刚一停稳，在刘队长的带领
下，大家把穿在身上的棉大衣往车上一
扔，迎着凛冽的寒风，精神抖擞地奔向各
自的预定岗位，场面壮观感人。

待到下午一点多钟，在杆塔上作业
的队员陆续往下撤，高度集中的神经一
旦松弛下来，他们的两条腿麻得竟不会
走路，两手扶着电杆，许久才恢复过来。
他们和地面的队员一起蹲着围在拖拉机
旁，狼吞虎咽地吃着炊事员送来的包子，
饱餐一顿后，顾不上歇一歇，又奔向下一
个作业段……

岁月陪伴年轻的农电人在工地上走
过了春、夏、秋、冬，走过了自己的青春年
华。农电工程把他们的意志磨炼得更加
坚强，锻炼成了特别能战斗的硬骨头队
员，后来大部分队员都光荣入党。朱队
员、吴队员、孙队员、刘队员当上了村委
会主任、党支部书记，还有一位杨队员，
还当上了乡镇的党委书记。

在冬去春来、百花盛开时，农电工程
已架设10千伏高压线路20多公里，低压
线路100多条、150多公里，建成配电室

35处，安装变压器3000多千伏安，配电
盘200多面，主体工程即将完工。

待到风吹麦浪，金黄麦穗飘香的时
节，整个架线工程胜利完工，红卫大队
（后更名天王庙）等6个村庄一次送电成
功。秋收后，又有后邓大队等10个村庄
送电一次成功。

在乡亲们的期盼目光中，我们的施
工队员和时间开始赛跑，天天冲刺新定
额，赶在1981年春节前，全公社实现了
村村、厂厂、户户通电，农村的夜晚不再
是一片黑暗，大街小巷一片欢声。

兴高采烈的父老乡亲早早来到西由大
街，挂上了各式各样、多姿多彩的大红灯
笼。华灯初上，灯火璀璨，灯光带来了温
暖，也给新春佳节增添了红红火火的年味。

三

通电后的父老乡亲，亲眼看到了电
力这个优质、高效的能源，给生活、工农
业生产带来的新文明、新气象。当时，农
业用电1千瓦时6分、照明用电8分、副
业用电1角2分。

老乡们结束了捻煤油灯灯头、烟熏
火燎的时代，个体企业、村办企业、社办
企业，如雨后春笋，西由公社步入了经济
发展的快车道。

农电是个新生事物，由于当时电网
发电侧装机容量相对不足，加之农电发
展速度太快，变电站的值班员时常拉闸
停电。老百姓反响大，“天黑了，电没了，
人睡了，电来了”。原来丢掉的煤油灯，
又换成了蜡烛。

我们深入到各个村庄、工厂车间，将
原来一班用电的企业，逐步改成二班或
者三班用电。村庄上的大小机磨改成下
半夜低谷用电。一切为了保障农民基本
生活用电。

几乎每天晚上，我们都骑上自行车，
拿着手电筒，逐村、逐厂到每个配电室去
查负荷。宁静的乡村夜晚，陪伴着的只有
如钻石般在天空中闪耀的星星，以及道路
两旁不知名的草虫低鸣。每查完一遍，基
本上到了凌晨二点多钟，但大家仍意犹未
尽。直到今天想起，还有些百感交集。

到后来，伴随着国家改革开放的大
潮，电力工业迅猛发展，发电侧装机容量
逐年增加，超高压输电线路也投入运行，

“西电东送”全国联网。这有力促进了地
方经济的快速发展。原光明铅笔芯有限
责任公司用电负荷，从原来的180千瓦猛
增到800多千瓦，生产的“光明”牌部优铅
笔芯，畅销世界各地，公司负责人自豪地
说：“生产量和销售收入，都居亚洲第
一。”电力给农业生产带来了质的飞跃。
农民浇地从最早的人推水车，从井里提
水，到“195”型柴油机抽水，再到安装排
灌专用变压器，架设低压线路，铺设地下
管网，实现电力灌溉自动化，后来又实现
智能化。

岁月不居，一晃四十多年过去了。
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经历了从煤油灯
到电灯的变迁，所见证的不只是一个农
电从无到有的时代，更是中国农村从贫
穷落后到小康富裕的巨大变迁。我们有
幸成为一个时代发展的见证人和建设
者，心中始终感谢伟大的祖国。


